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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张和美娟夫妇，说起来还是青梅竹马。在石库门老房子
住在贴隔壁，美娟是独生女儿，而老张是老大，下面是一个妹
妹，两个兄弟。
老张是 !!届高中，分在上海工矿，美娟比老张小三岁，在

分配时，父母不舍得让她插队落户，托人给她弄了个病休，分在
里弄加工组。老张和美娟的结合，是岳父母看中的。夫妻俩外表
看着蛮般配，其实是早有裂痕的。本来就有独养女儿的优越感，
后来美娟通过自己努力，成了区集管局干部，而老张的单位因
为破产而下岗了一段时间，经济和社会地位一变，美娟就更对
老张横竖看不顺眼，经常冷言冷语，就连难得过一次夫妻生活，
都像施舍一样，让老张很受伤。但是看在岳父母面子上，考虑女
儿还小，也就忍气吞声。
但老张还挺争气的，老厂破产之后，他组织了几位技术骨

干，研究开发了铝合金材质的轻便水泵，一下子打开了销路，没
几年，就成为业内著名的企业。家里的钱已经不是问题了，他每
年赚的钱都有几百万，房子都买了好几套。
很快地，美娟到了退休的年龄，虽然不再对老张冷言冷语，

却成了不管不顾，俨然追求起富婆的生活，每年出国游至少三
次，平时隔三差五地农家乐和国内游，完全不关心老张的生活。
就在 !"岁，老张患腰椎盘突出，手术不大，但必须在床上躺半
个月，吃喝拉撒都必须在床上，而巧的是，美娟报的欧洲十日游
恰好是同一时段，按一般的夫妻，肯定是丈夫的病重要，但美娟
却把老张扔给兄弟姐妹和护工，自己照样出国旅游！
老张终于忍无可忍，决然地和美娟离了婚！

终于离了

生命依旧精彩

! ! ! !继武是我中学同学，出生于军人家庭。毕业
时，多数同学都去工矿或农村插队落户，他却去部
队当兵了。

再次见到继武，他已经是一家银行的营销经
理，成家有了儿子。妻子阿红是比我们小几届的同
学，说起名字，大家都有印象。继武的父亲和阿红的
父亲是战友，因而他们能成为一对，并不出乎我们
意料。但是听到他俩离婚的消息，大家都感到惊
诧。说起来，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性格太相似了，都
很强干，都不愿服输。继武是北方人，十足的大男
子主义，在家说一不二，他认为老婆就应该相夫教
子，做好家庭贤内助。而阿红偏偏是个事业型的女
子，花在工作上的心思要比花在家务事上多。

于是一对曾经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针尖对麦
芒，小闹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双方用刻薄的语言互
相攻击，互相指责。自阿红升任一家民营企业的行
政主管后，家庭矛盾愈演愈烈，最后两人离了婚。
离婚后，他们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们家是

复式房，继武和儿子住楼上，阿红住在楼下，客厅、
厨房、卫生间则共用。继武依旧买菜做饭送孩子上
学，阿红依然没日没夜在单位忙活，没有节假日。
双方互不搭理，有话通过儿子转达。
很多年过去，儿子结婚了。看到继武在朋友圈

晒儿子婚房，晒两亲家欢聚一堂的画面。得知继武
和阿红即将复婚的消息，同学们都很高兴。但天有
不测风云，继武脑卒中，经抢救，成了植物人。退休
了的阿红很尽心地侍候。有人劝说，你们法律上不
是夫妻，你可以不用管。但是阿红回答，看在他多
年坚守这个家的分上，我都要管他到终老。三
年后，继武还是走了。

李文娟

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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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多疑

! ! ! !小蔡和花坚结婚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小
蔡觉得花坚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天说不上 #$句
话，最多的就是“嗷”“是的”“烦来”，很少有超过
%个字的！想当初花坚追求她的时候，那嘴好像
和录音机连在了一起，都是他在说话。有时问他，
现在怎么成哑巴了？花坚说：“都老夫老妻了，该
说的话都说完了。”说完，嘴巴又闭上了。

花坚外出旅游回来，小蔡问，到过什么景点？
好白相�？花坚回答：一般性。和谁一起去了？女
人有几个？花坚不接口；花坚和同学聚会，小蔡
问，你心中的偶像来了吗？说话了吗？说了什么
话？因为花坚曾经说起对一个女同学有过好感，
花坚说，无聊！

一次，小蔡碰到花坚的同学，那同学说，你家老
公太能说了，同学聚会，他一个人包了一半场子，就
像说单口相声，而且对女同学特别殷勤。小蔡心中
一格愣，这杀千刀的会不会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
旗飘飘？花坚和小蔡从分被子、到分床，后来女儿出
嫁，就分房间睡了。有时半夜醒来，小蔡见花坚也
没什么异常。小蔡偷偷查看花坚手机，没有什么暧
昧的短信。听说，有的男人会将特殊号码编成移
动、电信等号码，小蔡也没见啥问题。花坚喜欢去
汏脚房，小蔡做了暗访，只见那汏脚房灯光明亮，
服务员都穿着制服，客人们都在做脚摩、扦脚等项
目，没有暗门之类，不像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自己男人就那么
一点退休工资，除了少量自己零用，都上交“国
库”，花坚没有其他外快啊！小蔡吃不准了。于是
去咨询心理医生，医生回答：老公没有花嚓嚓，老
婆过疑寻烦恼。

冻僵的!爱"

! ! ! !余香回帖了：“他依然坚冰一块！”还附了张
北极冰山的图片，外带一个欲哭无泪的苦脸。

余香是我的同事，她嘴里的“他”，指的是她
老公阿根，一个属鸡，一个属狗，后半生处得像冰
似的。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概说的不是
这对鸡狗，要不，还没到古稀的年纪，咋就不睡一
张床了呢&

年轻时他们爱过恨过。快活时，一支烟两人
一口一口轮着抽，朝天喷几个圈圈后，咬一口红
烧肉，旁若无人般把粘着牙味的另半块往对方嘴
里塞，看着可笑，倒带着点人味；吵架时，不用人
劝，钻进蚊帐，没到天亮准云开日出。想不到更年
期一过，鸡还是这鸡，狗还是这狗，倒老死不相往
来了。居委陈主任说，去他们家做调解，就像掉进
了冰窟窿，寒气袭人。

阿根不吵不闹，就整天不瞄余香一眼，不搭
一句腔。余香毕竟是女人，心里总有一块柔软的
角落，受的气再多，一日三餐还是用心做的。

看着阿根成天板着个脸，像欠他多还他少似
的。余香苦着脸说'“黄世仁讨债都会开个口，我
问欠他啥‘债’了，他吭都不吭一下。”有时，余香
战战兢兢朝他“喂”一声，他歪着脖子朝下水道吐
口浓痰，都舍不得把个“嗯”字顺便带出来。

用餐时间一到，阿根抓起筷子就吃。他喜欢的
菜，三扒两扒就光了，剩下小半块啥的，哪怕余香就
坐对面，也旁若无人般一口吞掉，余香心里苦涩，
“哼”了一声，加着力说：“我嫌他牙臭呢！”

陈主任告诉我，这就是家庭“冷暴力”。我浑
身哆嗦了一下，替余香担起心来：这冻僵的爱，
能融化成春水吗？

吕 庆

郑自华

摄影 ( 赵海银

老
夫
老
妻

! ! ! !一节瑜伽体验课，让我意外遇见多年不见的
忻姐。随着音乐，忻姐做着优美的瑜伽动作，汗水
沿着她柔美的身躯流下来，一姿一态，十分好看。
看着年近六十的她，身影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气
定神闲，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忻姐是我同学的姐姐，聪慧文静又漂亮，是上
世纪 )$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国企从事财会工
作，老公是她的大学同学，在外企工作。后来企业
改制，忻姐考虑到女儿尚小无人照应，就“买断工
龄”做了全职太太。刚开始，忻姐每天忙忙碌碌，把
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也算充实。随着女
儿出国留学，老公工作繁忙，忻姐一下子空闲下
来，从主角到龙套，无所适从。她白天追剧，晚上等
待老公下班。但凡老公加班或公务应酬，一个晚上
要打几次电话，“啥辰光回来？”“到啥地方了呀？”
“哪能还没回来。”“再不回来，我门反锁啰。”“侬勿
要回来了。”起初，老公还会哄哄她，时间一长，特
别是公务缠身时，就好比接到骚扰电话，难免态度
生硬起来。有一次老公已电话告知她，加班晚回
家，凑巧人机分离未及时接听她的电话，忻姐直接
冲到他办公室，不管下属在场，劈头指责，让老公
颜面尽失。夫妻间慢慢地从小吵到大闹，从怡情到
伤身，从猜忌到不信任，再无交流，直至分手。离婚
后的忻姐在同学的介绍下，担任民企财务。重回职
场，让忻姐逐渐找回久违的自信。

相知、相爱可以走到一起。相守出现问题，缘
分已尽，彼此也可一别两宽，也许，一幕悲剧的结
束就是一幕喜剧的开始。世界是美好的，生命依旧
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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